
《
百
家
姓
》
和
《
三
字
經
》
一
樣
，
是
舊
時
的
啟
蒙
讀
物
，
和
《
三
字
經
》
三
個

字
一
句
不
同
，
它
是
四
個
字
一
句
，
還
講
究
押
韻
，
像
詩
一
樣
。
﹁趙
錢
孫
李
﹂
是
它

的
第
一
句
，
之
所
以
趙
字
起
頭
，
是
因
為
《
百
家
姓
》
的
第
一
位
編
者
是
北
宋
初
年
錢

塘
（
杭
州
）
的
某
書
生
，
而
宋
朝
的
皇
帝
姓
趙
。

最
初
的
《
百
家
姓
》
收
集
單
姓
四
百
零
八
個
，
複
姓
三
十
個
，
共
四
百
三
十
八
個

姓
。
如
今
常
見
的
《
百
家
姓
》
是
在
清
朝
編
成
的
，
其
中
單
姓
四
百
四
十
四
個
，
複
姓

六
十
個
，
共
五
百
零
四
個
姓
。
《
百
家
姓
》
裡
不
只
是
漢
族
人
的
姓
，
還
包
括
一
些
少

數
民
族
人
的
姓
，
譬
如
著
名
作
家
舒
舍
予
（
老
舍
）
是
滿
族
人
，
優
秀
歌
唱
演
員
宋
祖

英
是
苗
族
人
。
實
際
上
，
中
華
民
族
的
姓
氏
也
不
止
五
百
多
個
。
有
人
作
過
統
計
，
見

之
於
文
獻
的
姓
氏
就
有
五
千
多
個
，
其
中
不
僅
有
單
姓
和
複
姓
，
還

有
三
字
姓
，
四
字
姓
和
五
字
姓
。
近
日
讀
報
，
知
道
我
們
當
中
有
一

位
朋
友
姓
﹁步
鹿
根
﹂
名
﹁雄
﹂
，
他
可
不
是
外
國
人
。
我
國
有
的

少
數
民
族
沒
有
姓
氏
，
例
如
傣
族
。

《
百
家
姓
》
裡
的
姓
有
不
同
起
源
，
有
的
來
自
人
們
崇
拜
的
圖

騰
，
如
﹁龍
﹂
、
﹁熊
﹂
、
﹁馬
﹂
；
有
的
來
自
封
地
，
如
﹁苗
﹂

；
有
的
來
自
官
職
，
如
﹁司
徒
﹂
、
﹁司
馬
﹂
；
有
的
來
自
住
地
，

如
﹁東
郭
﹂
、
﹁西
門
﹂
；
有
的
是
部
落
名
，

如
﹁呼
延
﹂
、
﹁慕
容
﹂
。

據
二
○
○
七
年
統
計
，
我
國
姓
氏
中
人
數

最
多
排
前
十
位
的
是
王
、
李
、
張
、
劉
、
陳
、

楊
、
黃
、
趙
、
吳
、
周
。
王
姓
和
李
姓
都
超
過

九
千
萬
人
，
即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四
的
中
國
人
不

是
姓
王
就
是
姓
李
。

出
現
在
姓
氏
中
的
漢
字
，
不
少
有
特
殊
的
讀
音
，
如
﹁區
﹂
應

讀
﹁歐
（O

u

）
﹂
；
﹁蓋
﹂
應
讀
﹁葛
（G

e
）
﹂
。

那
些
沒
有
出
現
在
《
百
家
姓
》
裡
的
姓
氏
，
都
是
人
數
不
多
的

﹁小
姓
﹂
。
﹁北
﹂
、
﹁京
﹂
、
﹁奧
﹂
、
﹁運
﹂
、
﹁會
﹂
這
五

個
字
都
是
姓
氏
，
其
中
姓
﹁運
﹂
的
最
多
，
全
國
有
一
萬
六
千
多
人

。
他
們
主
要
分
布
在
長
江
以
北
，
如
河
北
圍
場
、
辛
集
，
河
南
南
樂

，
山
西
太
原
、
臨
汾
，
甘
肅
酒
泉
，
湖
北
洪
湖
和
廣
西
荔
浦
等
地
。

按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子
女
一
般
隨
父
姓
，
因
為
姓
氏
代
表
着

﹁香
火
﹂
。
在
現
代
化
的
進
程
中
，
這
種
觀
念
逐
漸
被
淡
化
。
山
西
省
有
個
翼
城
縣
，

那
裡
是
我
國
執
行
計
劃
生
育
政
策
的
試
點
﹁特
區
﹂

—
夫
妻
被
允
許
在
寬
鬆
的
條
件

下
生
育
二
胎
，
這
個
辦
法
已
經
實
行
二
十
年
了
。
這
段
時
間
內
，
該
地
的
人
口
增
長
卻

低
於
山
西
省
的
平
均
水
平
。
記
者
去
採
訪
一
位
農
村
大
媽
，
她
有
兩
個
兒
子
，
大
兒
子

娶
了
媳
婦
，
孫
子
隨
他
父
親
姓
；
小
兒
子
入
贅
女
方
，
外
孫
隨
他
母
親
姓
。
那
位
大
媽

講
起
這
件
事
來
很
坦
然
，
一
臉
都
是
燦
爛
。
如
今
的
華
人
中
有
些
已
婚
婦
女
在
原
來
的

姓
名
前
冠
以
夫
家
的
姓
，
這
種
做
法
中
國
過
去
有
，
外
國
現
在
也
很
普
遍
，
所
以
人
們

並
不
奇
怪
。
不
曉
得
有
沒
有
哪
位
鬚
眉
，
結
婚
之
後
在
自
己
的
姓
名
前
冠
以
妻
家
的
姓

，
這
應
當
是
一
位
敢
於
﹁吃
螃
蟹
﹂
的
男
子
漢
。

德國哲學家尼采
將 「智慧」比作女人
，並說這個女人始終
只愛戰士。可見 「智
慧」是青睞不息拚搏
的人的。而 「急智」

又無疑是智慧的結晶了。
偉人的急智驅動了他們那舉國之重

的一言一行。兩則鮮為人知的，周恩來
總理和董必武副主席當年在杭州的故事
直令人拍案叫絕。

周恩來的「食筍外交」
那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一

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周恩來總理陪同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
來杭州訪問。

着了春裝的玉皇山芳草鮮美，沁人
心脾；翠綠從中彩花點綴分外絢麗，似
在歡迎貴賓光臨。

周恩來和伏老一行拾級登山。賓主
們在這天然氧吧裡心曠神怡。伏老對這
裡的一切饒有興趣。在松竹成蔭的山坡
上，它忽然蹲下身去指着坡邊破土而出
的青青筍尖問總理： 「這是什麼？」周
總理隨之也蹲下身去微笑作答： 「這是
杭州的土產——筍。」說着就指着筍旁
的竹： 「筍是它的嫩芽，發芽後十日以
內叫筍，我們以十日為一 『旬』。筍長
到十日以外就稱之為 『竹』了，在文字
的 『筍』字中去掉 『旬』字也便成了
『竹』字了......」此刻在旁的翻譯邊翻譯

邊馬上為周總理遞上紙筆，周總理接過
紙筆向伏老書寫着 「筍」字的結構變化
。在伏老不斷點首和眼神裡，流露出他

對周總理知識淵博的欽佩。
伏老指着筍又問： 「筍作什麼用？」周總理幽默地

回答： 「好吃極了，味道鮮美並有豐富的蛋白質」。
伏老一聽 「好吃極了」，便用手將筍輕輕一扳下來

，剝去筍衣，將那白嫩的筍肉送到鼻尖像聞雪茄那樣深
深嗅着清香，然後張口便咬……

周總理見此情景，靈機驟萌，當即也隨手扳下旁邊
一株嫩筍。照樣剝去筍衣送到口裡品嘗起來。

伏老吃得津津有味說： 「杭州的筍簡直太好吃太清
口了。」他在慶幸自己的口福。

周總理邊嚼邊說： 「這筍煮熟了更好吃。」
從簡單的 「吃筍」情節中，閃耀出周恩來總理那令

人叫絕的外交智慧。

董必武博古通今話九曲
誰不說俺家鄉好，杭州西湖總引人。上世紀六十年

代初的一個天高雲淡的金秋，董必武副主席陪同一行外
賓漫遊在西湖孤山一帶。當行至放鶴亭時，賓客們聚精
會神地聽着翻譯講解着孤山和放鶴亭的掌故。講的繪聲
繪色，聽的專注入神。當踏上九曲橋時，外賓見彎彎曲
曲煞是有趣而留連忘返。此時有位外賓向翻譯問起這座
橋名。

翻譯答 「九曲橋」。這位外賓順橋迅步向前認認真
真地點起 「曲」數來。數完了又跑回來問翻譯 「不對呀
，這橋只有五曲呀。」說時舉起了張開五個手指的手。
年輕翻譯對此未防之題難以作答，一時語塞。在旁的董
老見情已知其中而神速出手救援。博古通今的董老悠悠
地抬起了勾着食指的手說： 「我國古代向以 『九』為多
數與吉祥數，此橋雖不足九曲，然已彎曲多折，故稱九
曲。」

經翻譯 「嘰裡咕嚕」一陣後，在場的頓時報以熱烈
掌聲。

奚
如
（
一
九
○
六
至
一
九
八
五
）
是
現
代
著
名
的
小
說
家
，

一
九
三
七
年
六
月
，
他
在
上
海
潮
鋒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小
說
集
《
生

與
死
》
，
書
前
有
作
者
的
自
序
，
談
及
書
內
小
說
的
創
作
經
過
，

此
書
內
含
《
生
與
死
》
、
《
卑
賤
者
底
靈
魂
》
、
《
彭
營
長
》
、

《
一
個
含
笑
的
死
》
和
《
活
動
活
搖
》
五
個
短
篇
。
不
知
何
故
，

這
本
小
說
集
在
四
個
月
後
重
版
時
，
一
切
都
沒
改
變
，
連
自
序
中

﹁這
本
集
子
—
—
《
生
與
死
》
…
…
﹂
這
句
子
也
不
修
正
，
書
名

卻
已
變
成
《
卑
賤
者
底
靈
魂
》
，
同
書
異
名
此
中
當
然
有
﹁幕
後
﹂
故
事
，
可
惜
事
隔

七
十
多
年
，
難
以
考
證
了
！

如
今
大
家
所
見
的
《
卑
賤
者
底
靈
魂
》
，
是
同
出
版
社
的
一
九
四
八
年
版
，
多
年

前
我
曾
有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版
的
《
卑
賤
者
底
靈
魂
》
，
內
容
完
全
一
樣
，
但
封
面
不

同
。
此
書
前
後
用
《
生
與
死
》
和
《
卑
賤
者
底
靈
魂
》
作
書
名
，
相
信
作
者
特
別
愛
這

兩
篇
小
說
；
前
者
寫
共
產
黨
員
在
獄
中
寧
死
不
屈
的
鬥
爭
，
後
者
寫
小
學
徒
投
奔
大
城

市
謀
生
的
經
過
，
這
些
奚
如
都
有
過
實
際
的
生
活
經
歷
，
寫
得
細
膩
且
感
人
。

原
名
吳
席
儒
的
湖
北
京
山
人
吳
奚
如
，
一
九
二
六
年
黃
埔
軍
校
畢
業
，
曾
參
加
北

伐
及
加
入
左
聯
，
在
出
版
《
卑
賤
者
底
靈
魂
》
以
前
，
已
經
出
過
散
文
集
《
在
塘
沽
》

（
萬
人
出
版
社
，
一
九
三
六
）
和
小
說
《
葉
伯
》
（
上
海
天
馬
書
店
，
一
九
三
五
）
、

《
懺
悔
》
（
上
海
良
友
，
一
九
三
六
）
和
《
小
巫
集
》
（
上
海
文
化
生
活
，
一
九
三
六

）
。

你有沒有熱情
希臘人死了，他們不悲哀，只

問一句， 「此人生前有沒有熱情？
」潛台詞或許是，如果沒有熱情，
死了就死了，反正活着跟死了差不

多；如果有過熱情，死了也沒關係，死而無憾了。
我看到過很多熱情。一個搖頭晃腦開出租車的司

機。一個拉車拚命爬坡的清潔工。一個在飯店裡拚命
進食的胖子；一個邊打遊戲，邊吹口哨的小伙兒。一
個把高跟鞋踩得卡卡響的摩登女郎。一個飄泊萬里，
要跟女友相依相伴的男孩兒。幾隻一會兒排成 N 字
形，一會兒排成B字形的大雁；一片綠得耀眼的樹林
……

他們的熱情那麼真摯。自然，這熱情只能是無意

中透露出來的。
我常常被這些熱情感動，雖然他們不認識我，但

看到他們那麼快樂，我就不由自主替他們快樂。
這個世界上，存在着很多虛假的熱情。還有一些

瘋狂的追逐，不是熱情，是亢奮。但我想，只要他們
認為那是真的，只要不傷害到別人，就讓他們沉浸在
這份熱情中吧。

熱情是夢想的延伸，即便還沒達到夢想的高度；
熱情是愛的私生子，靈動、活潑，出其不意。 「我有
無熱情」，不要在臨終前再這樣問自己，每個晚上都
應該問一問。

愛在瘟疫蔓延的日子
一對男女偶然相遇，一見鍾情。女主人公對男主

人公說，我回去以後，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寫到一本舊

書裡，然後賣給舊書店。你記着，那本書叫《愛在瘟
疫蔓延的日子》。如果你能得到這本書，證明咱倆有
緣分。

隨後，他們分開了。男孩兒見到書攤上賣《愛在
瘟疫蔓延的日子》，就忍不住要打開看一下。跟你想
像的一樣，他只能一次次失望。後來，就在結婚前一
天，作為配角的未婚妻送給他一本書，做定情禮物，
禮物是一本初版的《愛在瘟疫蔓延的日子》，上面赫
然寫着女主人公的聯繫方式！

這是電影《緣分天注定》中的情節。多浪漫啊。
我想，如有可能，我願意在電影中擔任一個角色。我
不做男主人公，也不做女人公，我要做《愛在瘟疫蔓
延的日子》的作者！

我的一本書，不是靠內容，就靠一個名字，簡單
幾個字：成人之美，多好！

美國休斯敦市 NBA 火箭隊的老
闆亞歷山大（Leslie Alexander）自從
於一九九三年接手該隊以後，對球隊
作出了不少宣傳改革，其中最為球迷
欣賞的便是每年舉行一次慈善晚會。
晚會讓火箭隊隊中各球員，與城中媒

體及各界人士會面，總結季中球隊戰績，展望未來球壇變
化。參與盛會的來賓在酒酣耳熱之時，舉手拍賣晚會中的
球員陳列品，所得款項則捐送予當晚大會的主題機構。以
去年為例，是為火箭隊中鋒穆托保的祖國非洲剛果的首都
金沙薩的醫院進行募捐活動。斯時姚明剛進行了腳部手術
，正在養傷，但他也支着手杖盛裝赴會，是他手術後首次
正式亮相，令球迷喜出望外。他對傳媒透露：他對四十二
歲的 「穆大叔」十分佩服，他以超齡姿態拚搏在你爭我奪
的球場上，替補受傷缺席的姚明，令休市球迷十分感動。
這也感動了第四十一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他出席了這
個特定慈善議題晚會，為此，火箭老闆當晚即席捐款五十
萬美元來為剛果打氣。

今年火箭隊的慈善晚會定名為：二○○九燕尾服網球
鞋慈善晚會，於二月十八日周三晚上六時三十分在休斯敦
豐田中心主場隆重舉行。顧名思義，每一位出席的人士，
都要穿上筆挺的燕尾服及腳踏網球鞋，這是我平生第一次
作這樣的裝扮，以應晚會主題，對鏡自賞，頗感有趣。當
晚我與 「姚明之友」的幾位火箭球迷，聯袂去到大會會場
。只見這座平日戰火紛飛的體育館，布置得華麗大方，館

中安放好五十張桌子，桌面上作了編號，客人要按號碼入
座。當晚每一張桌子的付費是不菲的，由五百元起到五萬
元，也就是說每一位出席人士，至少要付五百元入場費，
為了要與心儀的 「中國長城」姚明作近距離接觸，為了參
與慈善事業，我們對付出這筆入場費心甘情願。晚會雲集
了火箭隊教練員、全體球員和他們的家屬，伴侶，朋友，
本市各廣告贊助商，以及來自得州各城市的姚明球迷會球
迷，最遠的來自北部紐約市的華人，當火箭隊電視直播員
比爾．沃瑞爾、當晚的司儀推介他們時，滿堂掌聲。另外
一個驚喜是火箭隊老闆亞歷山大當眾公布一個好消息：火
箭隊找到了新的合夥人，他們是來自紐約的黃健華、鄭來
聖，他們擔當了火箭資本投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冀
望火箭可以一飛沖天，榮登NBA榜首。今年火箭隊的形
勢，較以往來得明朗，雖然作為 「火箭一號」的麥迪在沒
有知會火箭高層，更沒有與隊友商討的情況下，私下向有
線電視體育界透露，他要入院接受微創手術，以醫治腳部
多年舊患，這樣的倉卒行動，打破了火箭隊的出賽正規人
選。連當晚的慈善晚會他也缺席了。不過火箭隊的陣腳並
沒有因此被攪亂，各隊友的鬥志更昂揚，場上攻防更為流
暢，少了麥迪，成績反而勝多負少，計為十三勝六負，就
在當晚之前，火箭已連勝五場，打出了今年開賽以來的最
佳戰績，在NBA的西部戰圈中，升格到第四位。這是因
為他們打出了以姚明為主力的陣勢，小巨人一柱擎天，每
次進攻到對方籃下，肯定至少有兩位對手包夾他，姚明只
需把球交給外圍隊友，而外線射手又找到手感，球兒就乾

淨利落入網得分，這樣，即使不是姚明直接上籃得分，也
與他穿針引線有關，所以姚明今時今日在火箭隊中，已成
老大，聲譽更隆。今晚當他與太太葉莉被介紹出場時，又
是一陣雷動掌聲，他們坐在第一主席桌上，與老闆同桌。
大家在現場一邊進餐，一邊觀看着大型電視熒光幕上不斷
滾動播放的火箭隊比賽的精彩畫面，以及前美國總統老布
什的錄像講話。

當晚的籌款目的，是為布什、克林頓海岸基金會和姚
明基金會出力。所得款項，將全數用於中國西北落後地區
的兒童教育以及本市去年因IKE颱風受災的民眾。為此，
姚明作出簡明扼要的演說：我自己出生在上海，中國的大
城市，在學習和生活上得到很多照顧。但不是每個孩子都
像我這麼幸運。在四川，有些孩子要走五英里去上學。今
晚我們在這裡都在談教育，都希望改變他們的未來。我向
你們提出請求，伸出你們的手，去幫助那些待援助的小孩
。隨即，晚會展開了無聲拍賣和球員拍照合影活動。現場
凡捐獻一千元，可以挑邀姚明、穆大叔、阿泰斯特照相。
捐獻五百元者，可以與其他球員及教練合照。捐獻者還可
以得到球員的親筆簽名及火箭隊的紀念品。每位球員有最
多不超過十次的合照機會，讓後備球員也有與民同樂的機
會，十分公平公正。至於無聲拍賣的物品主要是火箭隊球
員歷年的球衣、球鞋、照片及簽有名字的籃球。每件物品
平均起價是五百元，而每叫價一次便五十元。一套分別有
姚明簽名的火箭十一號球衣和有易建聯簽名的網隊九號球
衣，爭相競投，最後以一千二百元被一位華人女子購入。
一雙提前設計出來並有姚明簽名的二○一○年的比賽球鞋
，也被另一位華人以一千五百元收購走。

如果說無聲拍賣活動是當晚的序幕，則往後的公開競
拍活動便是高潮。大會主持人比爾高聲叫價，把一套二○
一○年NBA全明星之旅的套餐計劃，從二千五百元升格
至五千元。一套火箭隊比賽的季後賽套票，從五千五百元
起價，最後以一萬元成交。一次與姚葉夫婦共進晚餐的機
會，從三千元起標，最終賣出五千五百元。

公開拍賣的壓軸好戲則是與姚葉夫婦共同進行的 「中
國十日遊」。這一項目從七千美元起，開始有六、七位買
主競爭，每口價五百元，不消一刻，已升至一萬元；此時
只剩下兩個對手，一方是年過六十的美國夫婦，另一方則
是一位吳姓華裔女士，她帶着一個十一歲的小男孩。兩方
相互競價，互不相讓，萬五，萬六，二萬五，二萬六，全
場來賓加入叫價，熱烈的氣氛升到最高點，而叫價也一直
升到三萬六千元。到了這一刻，美國夫婦舉手投降，低頭
認輸，退出競投，吳姓母子得償所願，可以與偶像夫婦暢
遊中國十天！

不過大會主持也很會做，司儀不失時機地提出以三萬
六千元的同樣價格讓這一對美國夫婦與姚葉夫婦共遊中國
。美國夫婦當然是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席間有人形象地比喻，在目
前世界金融海嘯的背景下，中美兩國相互間競爭就像今晚
競價一樣激烈，結果是年輕的中國勝出；但老牌的資本帝
國美國亦不甘落後，最後中美雙方雙贏，符合中美兩國人
民的共同願望。

慈善晚會結束前夕，全體人客步向舞池，聞歌起舞，
我們左穿右插，盡量追近姚明夫婦，冀求一照留念。姚明
跳舞時的舞姿非常優雅得體，葉莉則腼腆怕羞，但始終保
持端莊的笑容，大家都盡情歡樂，盡情歌舞，浪漫濃郁的
氣氛使得每個人都難以忘懷。

（寄自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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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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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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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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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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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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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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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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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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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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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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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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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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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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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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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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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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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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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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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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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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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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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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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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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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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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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
芥
菜
和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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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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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到
僑
居
地
，
並
在
那
裡
栽
植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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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芽
。
又
有
一
種
傳
說
，
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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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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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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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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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種
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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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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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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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蔬
菜
的
栽
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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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於
印
尼
地
處
熱
帶
，
因
此
並
非
所
有
的
地
區
適
宜
種
大
白
菜
，

但
位
於
高
原
地
區
如
西
爪
哇
的
萬
隆
和
東
爪
哇
瑪
瑯
周
圍
的
農
田
，
由

於
氣
溫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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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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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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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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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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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有
大
白
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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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之夜 楊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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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吃不厭的大白菜 艾 京

「你的浪跡，我的天涯。」
上網，並無意細讀浩如煙海的作品

。唯獨這一句撞進眼簾，教我驚訝。再
看，作者是我熟悉的詩人朋友，儘管從
來沒見過面，幾年來也斷了電郵。 「浪
跡天涯」誰不會說？放在從前，指陳的

是遠離家鄉的無奈漂泊；在來去基本自由，飛越大洋並不
費事的今天，這個詞多少有點矯情，自戀多於自傷。一如
小孩子生父母的氣，拒絕進食，以製造 「可憐」一般。可
是，蕙心的詩人化腐朽為神奇，憑的是簡單的斷句功夫。
「浪跡」屬於 「你」，這 「你」，該是 「我」日夜思念的

情人。此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隨後， 「我」的視界，全部以你的浪跡為標記，你走

到哪，天涯的疆界就伸延到哪。熱烈，專注，望斷雲天水
涯的刻骨相思，盡在這利落的表達裡。說她 「取巧」也行
，不過，材料早就在那裡，免費供人使用，可惜我們沒有
她點石成金的本領。

歌德有 「公開的秘密」一說，意為：文學的功用在於
，揭示人人慣常見到，卻無法察覺的 「事物的真實本性」
。從淺層次來看，將習見的詞語，爛熟的俗話，變為精警
的新語，化出新意，是作家的重要能力。以製作格言著名
的文學家王鼎鈞，從 「願有情人終成眷屬」衍化一句：
「願眷屬終成有情人」，點出同床異夢的現代病，是另一

範例。

精警的新語
劉荒田

中
華
好
男
兒
—
—
姚
明

（
網
上
圖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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